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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量文献检索的基础上，系统考证了汉代至清末长安至西域的驿道建设与驿站分布

情况。西域是西藏本土文化、中原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荟萃交流之地，“博望

凿空”之后，长安通西域的驿道见证了各族人民迁徙流转、物品沟通互用、语言转换借取、日常生活

彼此影响、信息沟通扩散的场景。长安通西域的驿道在中国多民族发展与融合以及中西文化交往

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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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狭义上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

帕米尔高原以北，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

而广义上的西域泛指中国西部地区。清代西域的范

围为东起敦煌以西，西至巴尔喀什湖及葱岭，南至拉

萨界，北至俄罗斯地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西域

是西藏本土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兰

文化的荟萃交流之地，西域文化在绵长的发展中逐

渐向东倾斜，广泛接受中原文化的辐射和影响。中

原王朝在“博望凿空”之后，其影响即深入西域各

地，其后开拓的从长安通西域的驿道，是古代通西域

交通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息跨地域流动的

大动脉。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①

可见，驿道在中国多民族发展与融合中扮演了极其

重要的角色。

一、研究资料综述

　　关于长安至西域的驿站分布，中国历史上所记

载的史料不多，从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资料大体可

以描绘出这一中西交通要道的概况。具体参考资料

有：第一，《西域舆图》。该图册共有１７幅图、其中

总图１幅，分图１６幅，每图皆附图说。总图东起嘉

峪关，西达葱岭，绘出了天山南北路的交通路线以及

沿途山川城池、地域范围，名“新疆总图说”；１６幅分

图说中，每幅图都用红点连线标注交通路线，并以此

为纲标注沿途山水、城、堡、台、塘、村、卡伦等，所谓

“台、塘、村”即驿站。各图说则详细介绍了该地区

的疆域四至、城池的建制沿革、兵备弁员等情况。第

二，《沙州图经》。其所记内容中有关于沙洲驿站的

分布情况。第三，《册府元龟》、《元史》、《清史稿》

以及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如《西域图志》（五十二

卷）、《陕西通志》（一百卷）、《甘肃通志》（五十卷）

等。这些府、州、厅、县的志书均有长安通西域驿道

的片段记录。第四，《西番记》、《大隋西国传》、《西

域道里记》、《诸蕃国记》、《西域图记》等一批记述隋

代与外界交往的史籍，其中对驿道亦有涉及，这些史

①　《孟子·公孙丑上》。



籍中部分内容被收录到《隋书》和《北史》中。第五，

唐诗中有许多以驿道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部分

再现了当时长安通西域的驿道情况。第六，目前对

这一区域驿道的专题研究。如樊保良的《中国古代

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主要考证了汉代以后中原

王朝对西域驿道的经营与拓建情况；严耕望的《唐

代交通图考》（第２卷《河陇碛西区》），考证了自长

安抵西域各部的兵站、烽燧和驿站情况，并以这些驿

站为框架系统描述了长安通西域驿道上的民族交

往、宗教习惯、州县建制、风土人情、文化交流及日常

生活等，是非常全面和系统研究中西交通情况的一

部书籍，但该著作所考驿站仅限于唐朝，对唐代之后

长安通西域的驿道没有考证。其他如臧嵘的《中国

古代驿站与邮传》、陈小平的《唐蕃古道》等著作也

有部分考述。

二、汉代至清末长安至

西域的驿道建设

　　长安在古代长期是中原地区通向西域驿道的枢

纽，以长安为中心，向西经敦煌通西域。自汉“博望

凿空”之后，中原历代王朝莫不重视驿道建设，将驿

道看成一个王朝政权统治权力有效延伸的“神经系

统”，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使节以及社

会民生、自然灾异等各种信息都在各条驿道上流动。

史载，长安至西域的驿道“邮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

也”①。可见，当时这一区域驿道的繁盛。

（一）汉代长安通西域的驿道

为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政府先

是在沿途设馆置驿，提供食宿和交通方便，“列亭障

至玉门”［１］，自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

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

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

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

焉。武帝“初置酒泉郡，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

据两关焉。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

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

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

者。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

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四域”［１］。此后汉朝

派往西域各国进行政治和商贸活动的使者“一辈大

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

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１］，“伊吾之右，

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２］。

汉代通西域的驿道多用于军事通信，因此烽燧

相望、邮驿相通，所谓“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

《武经总要》中称：“烽燧军中之耳目，豫备之道不可

缺也”。考古学家们近年来在新疆、甘肃、内蒙古一

带发现了汉代北部的烽隧、亭驿和长城遗址多处。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在汉代沿长城全线

西至罗布泊沙漠，直达克鲁库特格山麓，皆列置堡垒

烽燧，即汉书上所谓亭驿，以为望敌人及传达烽火

信号之用。”［３］《汉书》载：“五里设一燧，十里有一

墩，三十里一堡垒，一百里一城寨。”［３］虽然汉通西

域的驿道具体线路和驿站均已无考，但由相关描述

可以看出当时交通基本畅通，通信不绝。

（二）隋唐长安至西域的驿道

唐朝政府设立驿站，实行“过所”制度及进行屯

田等措施，发展交通，管理丝路。从都城长安经河西

走廊到西域各地的交通大道上，不仅遍设驿站，而且

每个驿馆都置官管理。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在《馆驿

使壁记》中记载，唐时以首都长安为中心，有７条重

要的、放射状的驿道，通往全国各地。其中第一条即

为从长安到西域的西北驿路，自长安经泾州（治所

在今甘肃泾川北）、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北）、兰

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凉州（治所在今甘肃

武威）、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治所

在今甘肃敦煌）直达安西都护府（今治所在今新疆

库车）。中唐地理学家贾耽在《记四夷入贡道里》一

文中也提到“安西西域道”为唐朝７条国际交往线

之一。

从《隋书》和《北史》“裴矩传”中关于《西域图

记》序一段，大体可以了解到隋代与西域交往的 ３

条最主要道路，裴矩将它们称作南道、北道和中道。

南道的大体走向是长安—咸阳—扶风府（今陕

西凤翔）—陇州源县（今陕西陇县）—陇山，转而

沿陇山西南行，经清水至秦州（治上絡县，今甘肃天

水）西行，经伏羌县（今甘肃甘谷）—渭州襄武县（今

甘肃陇西），经渭源县—临州（治狄道县，今甘肃临

洮），转而北上至兰州（治金城，今甘肃兰州市），由

庄浪河北上，经广武县（今甘肃永登）—凉州昌松县

（今甘肃古浪），至姑臧县（今甘肃武威）与北道合，

西行经删丹（今甘肃山丹县）—甘州（治张掖县，今

甘肃张掖）—肃州（治酒泉县，今甘肃酒泉）—瓜州

（治晋昌，今甘肃安西）等地至敦煌。

北道从长安出发，经奉天（今陕西乾县）—州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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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充《论衡》。



（治新平，今陕西彬县）—泾州（治安定，今甘肃泾

川）—平凉弹筝峡，转而向北，经原州（治平高县，今

宁夏固原）至石门关，由此向西，经会州（治会宁，今

甘肃靖远），自乌兰关渡黄河，西北行至凉州姑减，

与南道合，经甘州—肃州—瓜州，最后到达敦煌。

中道即青海道，从兰州或临州西行，经河州（治

粃罕，今甘肃临夏）—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

鄯城（今青海西宁市），转而西北行，渡大通河，越大

雪山（祁连山），经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删丹县，

与北道合。

青海道还有两条支线，或自鄯城经青海湖北岸，

沿柴达木盆地北缘至大柴旦，北上经当金口至敦煌，

或自都城过赤岭（日月山），沿青海湖南岸至吐谷浑

国故都伏侯城，沿柴达木盆地南缘，经都兰、格尔木，

西出阿尔金山至新疆若羌，与裴矩所载南道合［４］。

关于这一线路的走向，其他史料也可以相互印

证，如《元和郡县图志》（四○七）《凉州》记载：东北

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里，取乌兰路一千八百里。取

秦州路者，经兰（今兰州、皋兰）、临（今临洮）、渭（今

陇西）、秦（今天水）、陇（今陇县）五州及凤翔府（今

凤翔）至长安也。乌兰路者，乌兰县置乌兰关，与会

宁关西东对夹黄河，具舟五十待行旅，为西北极大津

渡处，宜取名路也。路经乌兰关及会（今靖远北徙

城堡地区）、原（今固原）、泾（今泾川）、（今彬县）

四州至长安，行程一千八百里，两道皆置驿。《武经

总要前集》（一八上）《边防篇》载：“（秦州）河湟甘

肃瓜沙路，自秦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故渭州（今陇

西），又百八十里至临洮（今临洮、旧狄道），又东北

二百里至兰州（今兰州、皋兰），北渡黄河出金城关

二百六十里至凉州松昌县，又二百一十里至凉州。”

慧立在《三藏法师传》粗略记载玄奘西去求经的线

路：“贞观三（元）年，玄奘西行，由京师先至秦州，又

经兰州、至瓜州，达伊吾、高昌。”

关于唐代敦煌以西道路建设情况，史料记载不

多，仅散见于《西天路竟》Ｓ．３８３号、王重民《敦煌遗

书总目索引》、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等著作

中，从这些资料大体可以勾勒出从灵州经沙洲至西

域各地的主要交通线路。

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新五代

史·四夷附录（三）》载：“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

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

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

遂登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

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

牙也。”据《元和郡县图志》载：“灵州至凉州九百余

里，凉州至甘州五百里，计一千四百余里，约二十日

程。又西行五日至肃州（今酒泉）。”《新五代史·四

夷附录（三）》也记载说，甘州“西北五百里至肃州”，

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三）》载，从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

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释迦方志·肃州》曰：自

肃州“又西少北七十五里至故玉门关，关在南北山

间”。《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载：肃州“西行玉

门关七十里”。自肃州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

西行二日至瓜州（今安西）。《元和郡县图志》记载：

“瓜州去肃州四百八十里，玉门军去肃州二百余里。

瓜州去玉门军二百八十里。”关于瓜州到沙州路程，

《元和郡县图志》、《释迦方志》、《沙州都督府图经》

等记载均为三百里。又西行三十里入鬼魅碛，行八

日出碛至伊州。《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九伊州下）

中对于这一地段的描述为“地多沙碛，一名鬼魅

碛”。王延德《使高昌记》中记载“城在大患鬼魅碛

之东南”。《慈恩传》中描述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

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隋

书·高昌传》也有“四面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

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之声，行人寻之，

多至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据《元和志》，沙州去伊

州七百里。由此可见这一段是通往西域路途中极其

艰难的一段。又西行一日至高昌国。《宋史·高昌

传》记载：“高昌国……然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

回鹘。……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

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

又西行一千里至月氏国（即焉耆），《西域记》作阿耆

尼国，或曰焉耆，《法显传》作乌夷，正史皆作焉耆，

元代称作唆里迷，《悟空行记》作乌耆。《西州图经》

提出：“银山道，右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

里，多沙卤，唯近烽足水草，通车马行。”《元和郡县

图志》记述天山县“东至州一百五十里”，又西行一

千里至龟兹国。《宋史·龟兹传》：“龟兹本回鹘别

种。……西至大食国行六十日，东至夏州九十日。

或称西州回鹘，或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西域

记》（卷一）记载：“从此（焉耆）西南行二百里，逾一

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

国。”《释迦方志》的记载大致与此相同。《新唐

书·西域传》这段的记述为：“自焉耆西南步二百

里，度小山，经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又西行三

日入割鹿国（割鹿国即姑墨，在今新疆阿克苏附近，

《宋史·天竺国传》作割禄，慧琳《一切经音义》、《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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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志》作未禄），《释迦方志》、《西域图记》、《慈恩

传》等记载基本都是：“龟兹去姑墨里程为六百余

里”。《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载是：“自龟兹赢六百

里，逾小沙碛，有跋禄迦，小国也，一日亟墨，即汉姑

墨国。”又西南行十日，至于阗国，又西行十五日，至

疏勒国。

从史籍中可以了解西州的主要道路：（１）赤亭

道。从《西州图经》Ｐ．２００９号唐西州设有赤亭烽、赤

亭守捉、赤亭镇，赤亭道即指经赤亭之伊西道，自赤

亭西经柳中达高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载：西

州柳中县“当驿路，城极险固。《西州都督府屯田文

书》记载：“赤亭镇兵肆拾贰人。赤亭道自西州到伊

吾，取伊吾道至瓜沙。”《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

唐玄奘去印度取经走此道：”胡公因说西路险恶，沙

河阻道，鬼魅热风，遇无免者。”“是时四顾芒然，人

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

散如时雨。”“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过，既为高昌所

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白

力城。”（２）花谷道。右道出蒲昌县界，西合柳中，向

庭州七百三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西州

“柳中县，……西至州三十里。……当驿路，城极险

固”，丰水草，通人马。（３）移摩道。右道出蒲昌县

界移摩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三十里。《新唐

书·地理志》中西州交河县：“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

馆，又此入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

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城”，“……又出柳谷，经

长泉、龙泉、百八十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岭，百六十

里至北庭都护府。”足水草，通人马车牛。（４）萨捍

道。右道出蒲昌县界萨捍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

百三十里，足水草，通人马车牛。（５）突波道。右道

出蒲昌县界突波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三十

里，足水草，通人马车牛。（６）大海道。右道出柳中

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

误，有泉井
$

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

来困弊。（７）乌骨道。右道出高昌县界北乌骨山向

庭州四百里，足水草，峻
%

石危，唯通人径，马行多

损。（８）他地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至西北向柳谷

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马。（９）白水涧

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足水

草，通车马。（１０）银山道。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

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碛卤。《新唐书·地理志》西

州：“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二城，百二十里至天山

西南入谷，经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

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磐石百里，有张三守捉。又

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度淡河，至焉耆城。”《新

唐书·西域传》郭孝恪自西州伐焉耆“率兵出银山

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玄奘至师父泉：

“法师与众宿于泉侧。明发，又经银山。山甚高广，

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唯近烽足水草，通

行车马。

从《西天路竟》Ｓ．３８３号、王重民《敦煌遗书总

目索引》、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和《西州图

经》Ｐ．２００９号等资料来看，灵州以西，道路愈加艰

险，但几乎所有记载中，除去莫贺延碛一段，其他地

段基本上都是“足水草，通人马”。由此记载可以得

出，唐代通西域道路漫漫，但作为东西沟通和商贸的

交通要道，它象一条长长的丝带，在不断震荡中，佛

法西来，文化交融；驿站相间，驼铃声声，胡歌悠扬，

各民族在这条道路上共同谱写着一首又一首交响

曲；也演奏了吐蕃民族与中原各民族、西域各民族文

化交融的大合唱。

（三）宋代长安至西域的驿道

宋代与党项等民族纷争不断，河西、陇右之地各

政权交错，中西通道时断时续。宋代甘肃境内修筑

了许多驿路桥梁，如著名的兰州浮桥、安乡浮桥（今

临夏境内），大大方便了甘肃到新疆、甘肃至青海之

间的驿运。

（四）元代至清代长安至西域的驿道

元代至清代，长安至西域的驿道基本已经定型，

这一时期长安至西域的驿道建设更多地是前人“成

果”的“末梢神经”延伸和“神经网络”的修复。成吉

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并建立了蒙古汗国，１３世纪中，

建立起地跨亚、欧的蒙古四大汗国，在此辽阔领域内

又以“驿站”系统将各地连结起夹，从而使亚、欧两

洲的陆上交通畅通无阻。曾被分割、阻断的古丝绸

之路重新开通，东西方使者和商人在这条又方便、又

安全的大通道上，比肩接踵，络绎不绝，特别是欧洲

的远方来客和中国的西行使者，多著有亲见亲闻、翔

实可信的游记［５］。斯文·赫定在游历西域至长安之

后，对西域的驿道赞叹不绝：“我们看到路边矗起的

无数烽火台，它们是已逝去的辉煌时代的默然无声

却又是雄辩有力的见证。烽火台一座接一座，似心

跳一般有规律地隐现在道路的尘土和冬天的寒雾之

中，似乎铁了心要和事物消亡的法则抗拒下去，尽管

经历了多少世纪的沧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６］

（五）长安至西域驿道的衰微

清末，睁眼看世界的少数官吏感知到新媒介技

术的巨大影响，纷纷提出效法西人创办邮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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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稿》记载：“昔者车行日不过百里，舟则视风势水

流为迟疾，廷寄军书，驿人介马俟，尽日夕行不过六

七百里已耳。”①“军情紧急，日夕万状，邮传迂缓，既

恐有误机宜，藉助外人，事体更多窒碍，自不如招雇

洋匠自行安设之为愈。”①因此，“刘坤一、张之洞条

陈新法，谓驿站耗财，不如仿外人之邮政。邮政递信

速，驿政文报迟。弊由有驿州县马缺额，又复疲瘦，

驿丁或倚为利薮，因致稽延。请设驿政局，推行邮

政，俾驿铺经费专取给邮资，即三百万岁耗可以省出

矣。时韪其言。已而驿马渐裁，嗣是驿遂废不

用。”②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十月清政府下令“裁撤驿站，

设文报局”。民国初年，除内蒙古存而不废外，全国

各省驿站已全部撤去。过去依靠“驿马飞递”或“提

搪走递”于京省间之文件，或铺递于地方之公文，渐

改由文报局通过轮船、火车转送。当更为迅捷、廉价

的新传播方式———邮政、电报出现后，为西域各地社

会发展、东西交往和民族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

驿道逐渐退出历史了舞台。

三、长安至西域的驿站分布

　　隋唐之前长安通西域的驿站名目、驿程已很难

考述，隋唐时期的驿站遍布全国，像一面大网似地密

布在全国交通大路上。驿站的任务包罗万象，既负

责传递公文书信，也包括传达紧急军事情报，兼管接

送官员、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

抚和押送犯人等务种事务。岑参《初过陇山途中，

呈宇文判官》云：“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

咸阳，暮及陇山头，……前月发安西，路上无停留。”

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唐时驿站传信情况。《新

唐书》（二一六下《吐蕃传》）称唐代盛时：“轮台伊

吾屯田，禾菽弥望。开远门接候（堠）署曰，西极道

九千九百里，示戍人无万里行也。”此道可分为 ３

段：长安凉州道、凉州安西道、安西更向通西域诸

国道［７］。

（一）凉州至长安的驿站

凉州至长安一段，蕃、汉、浑、羌、回鹘、党项等民

族交错，是农耕与游牧文化杂糅与震荡地带，后代学

者中有人将这种处于几大文化板块衔接地的文化比

喻为文化的混交林带和次生林带。混交与次生的优

势恰好为多元文化交汇提供了方便。其驿道有兰州

（今兰州）、会州（今靖远、景泰间黄河东岸）两驿道，

谓南北道［７］。

南道驿程，由长安都亭驿西出开远门大约二十

里渡渭水，到达临皋驿，临皋驿是长安西行第一驿。

又西经望贤驿二十里至咸阳县的陶化驿，《长安

志·咸阳县》载：“陶化驿在县郭下，东去府四十

里。”咸阳西行五十里，经文温驿至始平县槐里驿。

又西行二十里至马嵬店的马嵬驿，《元和郡县图志》

（卷二）载：“兴平县西去武功县五十里，唐兴平县有

马嵬驿。”马嵬驿是唐蕃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

地，《唐诗纪事》（一二）载：“金城公主和蕃，中宗送

至马嵬，群臣赋诗，……以践。”西经望苑驿三十里

至武功县武功驿，《长安志·兴平县》（一四）：武功

驿在“西至武功肆六十五里”。西七十里至扶风县

扶风驿；又西行三十里至龙尾驿。复西二十里至岐

山县石猪驿，《元和志·岐山县》载：渭水在县南三

十里。又西行五十里经横水驿至岐州。横水驿为以

交通枢纽，从此沿武亭河谷，北行四十里至好县，

又西行数十里至麟游县，又西南行一百四十里至凤

翔府，此路亦置凤翔驿。凤翔又西微北七十里至

阳县，又西循行水河八十里至源县（今陇县）

源驿，源驿是唐蕃使节例所取途，每当“入蕃使

回，邮馆填咽”。西行三十里至安戎关，又西行三十

里至大震关，置大震关驿。又西行五十里至小陇山

分水岭分水驿，《元和郡县志·陇城县》曰：“小陇

山，一名陇坻，又名分水岭，……陇上有水，东西分

流，因号驿为分水驿。”又西南盖一百零五里，至清

水县清水驿，唐蕃清水会盟，蕃汉通传驿骑“并于将

军谷交马”。复西南一百二十里至衢州上絡县（今

天水），置天水驿，天水当时为西北通安西、北庭、西

通河、鄯，西南通岷、洮、松州之总枢纽。天水驿有道

向西北行接泾原会道，北出华亭县至弹筝峡一带，

接泾原道，由潘口北出接汉代的回中道。大震关、分

水岭以南有安化峡道，通阳、清水。最南有安夷关

道。向西循渭水一百二十里至伏羌县（今甘谷），又

西四十里至洛门川，西稍北七十里至陇西县（今陇

西、武山之间），又西北五十里至渭州治所襄武县

（有西北、西南两驿道）。西南八十里至岷州，开元

中置八驿，《武经总要前集·边防》（一八下）载：“岷

州，东至古渭州三百里，开元中置八驿，西至洮州一

百七十里”，驿名无考。又西转至洮、叠至松州，有

三交驿，又西行一百里至临州，临洮军治所狄道县

（今临洮，旧狄道）。由狄道西行经河州至鄯州（鄯

州西至吐蕃，北至凉州），沿洮河下经长城堡一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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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至兰州治所五泉县（今皋兰）临河驿。北出金

城关逆庄浪河而上二百二里至广武县（今庄浪县）。

逆水东北二十里至昌松县（今古浪县）。又西北一

百二十里至凉州的姑臧县（今武威），兰凉间置二

十驿。

从上所述，长安至凉州驿道南道的驿站线路为：

长安都亭驿—临皋驿—陶化驿—温泉驿—兴平县

驿—槐里驿—马嵬驿—望苑驿—武功县驿—扶风

驿—龙尾驿—岐山驿—石猪驿—横水驿—凤翔驿—

源驿—大震关驿—分水驿—清水驿—天水驿—岷

州八驿—兰凉二十驿。南道总驿程约两千里。

北道驿程为：从长安西北向经临皋驿，咸阳县

驿。由咸阳西北行约八十里至礼泉县（今礼泉县东

北十里泔北镇）的礼泉驿。又四十里至奉天县（今

乾县东）的奉天驿。北出五十里至永寿县永寿驿，

又三十里至麻亭驿。又六十里至州治所新平县

（今彬县）新平驿。《旧唐书·肃宗纪》：肃宗北出路

线，前段由奉天经永寿、新平郡至安定（泾州），西北

循泾水河上行八十里至宜禄县治所浅水原（今长武

县）。又西五十里至长武城，由西五十里至泾州治

所安定县，西偏北一百里至潘原县（今平凉东），又

西北行三四十里至胡谷堡（今安国镇西），西三十余

里至弹筝峡（今瓦亭峡）。又二十里至瓦亭古关（道

通临、渭，即旧狄道）的瓦亭驿，七十里至原州治所

平高县（今固原），西行九十里至石门关，又一百八

十里至河池，又西行一百二十里至会州治所会宁县，

沿黄河西行一百八十里至会宁关，渡河西至乌兰关，

西行二十里至新泉军，又西北行四百里至凉州的姑

臧县（今武威）。

从上述可以概括长安至凉州驿道北道的驿站线

路为：长安都亭驿—咸阳驿—临皋驿—磁门驿—管

城驿—礼泉驿—骆驿—奉天驿—麻亭驿—平凉驿—

弹筝峡驿—瓦亭驿—石门驿—新泉军—姑臧。北道

驿程约一千八百里。

（二）凉甘道：凉州西至瓜州玉门关

的驿站

凉州（今武威境内）是东西交通要冲和佛教重

镇，人口繁茂，胡汉相杂，交通发达。

凉甘道具体驿站如下：凉州西行一百八十里至

番禾县（今永昌县），西北越删丹岭（今水泉子），经

日勒古城县（今古城誈），凡二百里至删丹县（今山

丹）。《西北丛编·民国八年》记载：“早发永昌县，

晚宿水泉驿，计行六十里”，“驿地高七千七百尺”，

“古城誈，……入山丹县界。……汉朝之日勒县也。

又行平地十五里山丹峡，大石挡道。五里峡口驿”，

删丹又西行一百二十里至甘州治所张掖县（今张

掖），甘州南经甘斗拔谷至鄯州，可至吐蕃，甘州有

巩笔驿，《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十五年闰九月，

“回纥部落杀王君奂于其州之”，《新唐志》也有：“甘

州张掖县西有巩笔驿”。甘州西行一百二十里至建

康军（今高台西南）。又西，道出崆峒以北，?池（今

明海湖）之南，一百一十里至福禄县（今新桥堡、龙

兴关一带）。又由甘州循弱水（张掖河）西北行三百

余里至福禄县咸池烽，又西南行三百余里亦至肃州

（今酒泉），有临水驿，《西北丛编》（卷三）：临水驿

在县东四十二里，驿县间“人烟稠密，道路平坦，农

事发达”。肃州“西稍北七十五里至故玉门关，关在

南北山间”①，又西一百二十里至玉门县。又西经沙

头古城约三百里至瓜州（古亦称晋昌郡，今安

西东南）。

（三）玉门关至安西的驿站

玉门关西约六十五里至常乐县（今安西县

西），置常乐驿。常乐与沙洲之间有南北两驿道。

南道由常乐县常乐驿西南行四十五里至鱼泉驿，

又西二十五里至黄谷驿，又西行四十里至空谷驿，

又西行三十里至无穷驿，又西三十五里至其头驿，

又西二十五里至东泉驿，又西四十里至沙州治所

州城驿。后因石碛山县，迂曲近贼，遂于天授二年

尽废南道诸驿，改取北道置驿。北道由常乐驿正

西行三十里至阶亭驿（在阶亭烽侧，苦水北），又西

北行二十五里至甘草驿，又西二十五里至长亭驿

（在长亭烽下），又西南四十五里至白亭驿（在白亭

烽下），又南二十里至横涧驿，又西南二十里至神

泉驿（后置清泉戍，遂改名清泉驿）；又西南四十里

至沙州治所州城驿［７］。

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２０个驿站，

名称有州城驿、横涧驿、阶亭驿、双泉驿、第五驿、悬

泉驿、无穷驿、空谷驿等。可以看出，这些驿站有些

近城，有些近涧泉，有些在惊险的山路上。值得注意

的是，这２０个驿站集中在今敦煌市境内。一市就有

这么多驿，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相当发达，管理也

十分严格。

（四）瓜沙两州至伊州的驿站

据《沙洲都督府图经》Ｐ．２００５号（罗振玉鸣沙

石室佚书本），由瓜沙两州各有驿道通伊州（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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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即沙伊道曰肖竿道，瓜伊道曰第五道，也叫莫

贺延碛道，高宗、武后时代两道交替使用。

瓜伊道的驿站有：常乐驿，《沙洲都督府图经》

载：“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廿里至瓜州常乐县南

山，号为苦水。”西北行二十七里至新井驿，又一百

五十一里经广显驿至乌山驿（“新井驿，广显驿，乌

山驿，已上驿瓜州捉”），又北行六十九里至双泉驿，

《沙州都督府图经》Ｐ．２００５号记载：“双泉驿右在州

东北四百七十七里一百六十步，瓜州常乐县界。”又

六十四里至第五驿，《沙洲都督府图经》载：“第五驿

在州东北五百一十一里?步，南去双泉驿六十四里

八十步，北去冷泉驿六十八里卅步。”又北入莫贺延

碛，六十八里至冷泉驿；“冷泉驿，右在州东北五百

七十九里一百七十步。同前奉敕置，沙州百姓越界

捉。南去第五驿六十八里卅步，北去胡桐驿八十四

里。”又八十四里至胡桐驿：“胡桐驿，右在州东北六

百六十三里一百七十步，南去冷泉驿八十四里，北去

伊州柔远县界赤崖驿八十里”。又八十里至赤崖

驿：“悬泉驿，右在州东一百?五里。旧是山南空谷

驿，唐永淳三年录奏奉敕移就山北悬泉谷置。西去

其头驿八十里，东去鱼泉驿?里，同前奉敕移废。”

又西北经两驿两百四十余里至伊州治所伊吾县（今

哈密），去瓜州九百里。此大道大致皆置戍，与驿

同名。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昼伏夜行遂

至瓜州。……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下广上

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

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

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三更许到河遥见玉关。

去关上流十里许。……经八十余里见第一烽。既去

夜到第四烽。……从是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

里。……更经两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两项相较，

玄奘法师西行路线与《沙洲都督府图经》所载的第

五道大体相合。《沙洲都督府图经》（罗振玉鸣沙石

室佚书本）载：“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以上驿，瓜

州捉。在州西北二百二十七里二百步，瓜州常乐县

界。奉敕置。遣沙州百姓越界供奉。如意元年四月

三日敕移就肖竿道行。至证圣元年正月十四日敕为

沙州遭贼少草，运转极难，肖竿道停。改于第五道来

往，又奉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第五道中置驿十，拟

供客使等食，付王孝杰并瓜州沙州审更检问，令瓜州

捉三驿，沙州捉四驿。”

沙伊道的驿站有：由沙州州城驿西北行一百一

十里至兴胡泊，又一百三十二里至河仓城，又三十里

至玉门古关城，又折北行六十六里至咸泉城（沙伊

两州分界处），又北至肖竿馆，置肖竿戍，由北至伊

州治所伊吾县，去沙州七百里。

（五）伊州以西的西域驿道与驿站

设置

为经营西域，汉代便“列亭障至玉门”，“自敦煌

西至盐泽往往起亭”［１］。其后，设置西域都护府，保

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汉朝派往西域各国进

行政治和商贸活动的使者，“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

余人”，“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

岁，近者数岁而返”［１］，“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

不绝，商旅相继”［２］。隋唐时，“举唐之盛时，开元、

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

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８］。唐朝政

府还采取了设立驿站，实行“过所”制度及进行屯田

等措施，发展交通，管理丝路，达到以驿养驿的目的。

对往来商贾，还要按规定收取一定的税金，唐朝政府

规定：“焉焉、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

由北道者，轮台征之。”［２］

唐朝西州（今吐鲁番一带）北达庭州（治所在今

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

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西州内部建有驿

路１１条，据今存《西州志》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

海道、银山道等。１９７３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

群挖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列出唐时驿名有交

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十多

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

区还设有许多驿馆。如在焉耆设有吕光馆、新城馆，

在交河设有龙泉馆，在碎叶、疏勒沿途设有谒者馆、

羯饭馆等等。从敦煌到新疆驿路沿途，行进着大批

马牛车队。现在敦煌莫高窟三○二窟所保留的隋朝

《驼车过桥》壁画，就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驿路的繁

荣。这些珍贵材料，说明了唐时新疆少数民族地区

确有发达的邮驿系统。

四、结语

　　交通网络是社会发展的“神经系统”，它不仅是

人类生活的基本前提之一，也在多种文化共存、接

触、借用、传播中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交通发展

是社会触角的有效延伸，它将各民族的文化连接、呈

现出来，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在速度和空间上起

着重要的规定性作用。“置邮而传命”，驿站既是中

央王朝统治力的体现，又是各民族关系发展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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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汇的“传送带”。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在《丝绸之

路》中提到这条贯通中西的文化交流大动脉时充满

羡慕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

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

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

的纽带。……对中国来说，延伸和维持联系其与亚

洲腹地之内领地的伟大线路，是至关重要的。”长安

通西域的驿道见证了人员的迁徙流转、物品的沟通

互用、语言的转换借取、日常生活的彼此影响、信息

的沟通扩散。在这个驿道网络中，几大文化板块同

台演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形成了许多“文化的

混交林带”和“次生林带”，为西域各地政治、经济、

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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